
今 宵 一 谜

福济原本就无甚谋略，如今见
李鸿章说得头头是道，心中已有八
分赞同。

江忠义这时道：“李大人，不知
您老想过没有，设若长毛在裕溪口
也屯有重兵，我军不是自投罗网
吗？到那时，可怎么办呢？”

福济也急问：“本部院也在为
此事担心。少荃哪，长毛一贯诡诈，
那个石酋，最会用兵，汪酋颇得他
的心传。”

李鸿章不想错过这次机会，他
站起身，神色庄重地说道：“抚台大
人，您老熟读兵书，通晓谋略。古人
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又云：知
己知彼，百战不殆。长毛在安徽的
兵力不过八万，而围胜帅的兵力却
近三万。长毛现已占去我安徽大半
城池，哪座城池不需派兵防守？如
此一来，裕溪口最多也只能有五千
人。”
“这个……”福济捻须沉吟，许

久不着一言。
李鸿章道：“下官也知我军一

分为二是招险棋，但不用险，不用
奇，我军又如何能以少胜多呢？”

福济点点头道：“少荃所论有
道理。胜帅指明让本部院去救他，

少荃肯代本部院走这一趟吗？本部
院可以把三千团营尽交与你，只要
功成，本部院头一个保举你老弟！
如何？”

江忠义这时道：“卑职也愿同
李大人走这一趟。”福济忙冲着江
忠义摆摆手道：“你不要跟着添乱。
你们都去裕溪口，让本部院现捏泥
人泥马去救胜大帅吗？”

福济话毕，见李鸿章低眉思
考，忙追问一句：“少荃，你别是怕
了吧？干脆，让张总镇一个人去好
了，你老弟还是随本部院去救胜帅
吧。让你一个人去冒险，本部院还
真舍不得呢。”

李鸿章笑着道：“大人多虑了。
下官自随大人以来，大人待下官可
谓地厚天高。值此非常之期，大人
就算让下官去跳火坑，下官也会去
的。大人就下令吧。”

福济不再犹豫，当即便安排出
兵事宜。福济带兵走后，李鸿章把
五位团练营官召集到一起，吩咐
道：“胜帅告急，抚台大人率绿营去
救，命我等去攻打裕溪口。各位下
去后，命将士们每人备火把一支，
火石一块，到时急用，听清了吗？”

各位营官面面相觑，半天作声

不得。李鸿章知道这些营官是被太
平军打怕了，于是笑着道：“各位不
要害怕。各位从军，为的无非是建
功立业，将来好封妻荫子。如今大
功就在眼前，各位如何反倒这般表
情呢？”
“鹰字营”营官徐冒英小声道：

“李大人，卑职听说，长毛在裕溪口
屯兵过万，又配有洋炮，我们几营
合起来不过三千人马，又无火炮，
交起手来，如何迎敌呀？”
“伍字营”营官钱范伍也道：

“李大人，打仗非是儿戏，您老可要
三思啊！前抚台江大人何等威名，
还不是败在长毛手里！我等非是怕
死，是怕大人有闪失啊！”

李鸿章道：“本官已向抚台大
人立了军令状，成败得失，在此一
举。本官经过反复思虑，只要我等
拼死拿下裕溪口，长毛的军心便从
根本上动摇。这也是我军在安徽能
否驻足的关键。东汉末年，曹孟德
与袁绍对阵，曹孟德当时势弱，袁
绍则势大。曹孟德却轻骑破了袁绍
的屯粮之地官渡，形势逆转，袁绍
落败。这个故事相信各位都听说
过。”

钱范伍愁眉不展地道：“大人

容禀，大人讲的这些道理，卑职儿
时从长辈人的口里也多少听过一
些。卑职以为，裕溪口不是官渡。官
渡当时守军不过千人，曹操当然能
轻取，而裕溪口却屯兵过万，就像
渔家张网等鱼儿那样在等着我们，
裕溪口与官渡的情形不一样啊！”

李鸿章道：“凭本官推断，长毛
在裕溪口的兵力不会超过五千，而
这五千，说不定还是老弱病残占多
数。我军从裕溪口后路发起攻击，
必出长毛意料。到时，我军再虚张
旗号，多举火把。长毛不知虚实，军
心必乱。各位的功名利禄，可不就
到手了吗？”

听了李鸿章一席话，钱范伍、
徐冒英满心欢喜，连连称是。

裕溪口的后面环着高山，山高
路窄，行军颇为艰难。

太平军原在山脚下设有一军，
专防清军偷袭，只可惜汪海洋为了
灭掉胜保、周天爵、福济，已将此军
调出。李鸿章率军很顺利地翻过高
山，不等对方反应，就发起攻击。

李鸿章命将士点燃火把投掷，
目标皆为粮仓、草场。裕溪口很快
便燃起熊熊大火。四千太平军不能
敌，纷纷向和州败退。

为防后患，李鸿章命人把所有
粮仓、草场都点燃，这才率军扑向
和州。旗开得胜，士气高涨，很快和
州也被攻克。

攻 打 裕 溪 口

魏岳将价目表递给李佳楠的
时候，李佳楠才意识到，这家伙就
是宰熟！
“这舞台背景要六千块？”李佳

楠撇撇嘴。
“鲜花贵啊，你看舞台上的花

都是百合和粉玫瑰、红玫瑰，这在
鲜花里都是价格高的。”
“舞台上也没多少花啊，就是

一些曼纱之类的，再挂上几串彩灯
而已，怎么也要这么多钱？”李佳楠
一点儿都没客气。“舞台布景我准
备自己单做，花门要三层鲜花就可
以，我不要全鲜花的，其余的用粉
色的纱抽成花就可以，花道要八
个，婚车只要八辆奥迪 A6，头车要
个加长林肯就行了，这烛台我想要
三层的，千层杯我不要了，我自己
订个三层的婚庆蛋糕。”

魏岳皱皱眉头，“你自己做布
景？这东西很麻烦。”
“佳楠，自己做布景多麻烦啊，

再说你有那么多时间吗？你就都交
给魏岳做得了。”周子阳没面子地
拽拽李佳楠。
“自己做起码能省一半的钱

呢。”李佳楠小声地嘀咕着。
魏岳看着周子阳，“哥们儿，行

啊，找了个这么替你省钱的老婆，
你下半辈子不用愁喽。”

周子阳的笑容比哭还难看。
魏岳接了个电话，“对了，周子

阳，我本来今天想请你跟弟妹吃饭
的，但是刚才我家里来客人了，不
得不回去，你跟你老婆好好商量商
量，虽然你老婆是替你省钱，但是
婚姻大事，别那么抠抠唆唆的，你
们家两个大学教授呢，还会在乎这
点儿小钱？”

周子阳憋得满脸通红，“佳楠
就是这个脾气，呵呵。”
“那我先不送你们了，改天咱

们继续商量啊。”
“那魏哥咱们改天再详谈。”李

佳楠笑呵呵地跟魏岳打招呼，周子
阳气得拽起李佳楠就走。
“我看你这个什么中学同学根

本就是宰熟，什么啊就要两万块，
就那点儿破纱和破花，居然那么
贵！”
“你有完没完啊？你要是不想

在我同学这里办，你就直说，何
必左挑刺右挑刺的？你还要自己
做什么布景，我看你真是吃饱了
撑的！”
“你那个同学根本就是宰熟，

我这些日子婚庆公司也没少咨询，
但哪个都能比他这个便宜。”李佳
楠对周子阳的这股无名火很是不
理解。

周子阳冷冷地撂下这么一句，
“我现在怎么感觉你这么庸俗呢？”

“我怎么着就庸俗了？”
周子阳狠狠瞪了李佳楠一眼，

径自走到路口伸手招了一辆出租
车，也不管李佳楠自己上了车，气
得李佳楠在后面跺脚骂，“周子阳，
你混蛋。”

李佳楠站在原地，气得她在原
地打转，掏出电话约自己的死党，
“美娜，在家吗？我要诉苦！”

“哎哟我的天，我明明是来找
你诉苦的，现在倒反过来成了我安
慰你了。”李佳楠一脸苦笑地看着
聂美娜，聂美娜窝在沙发上擦着
眼泪。
“你都要结婚的人了，还有什

么诉苦的？”聂美娜吸溜着鼻子，
“你知道我现在有多惨吗？前几天，
我妈同事给我介绍个海归，说人很
好，很有才气，长得也不错。”
“这不挺好的吗？”
“好什么呀！我跟那个男的第

一次见面，他整整迟到了一个小时
不说，跟我吃饭的时候还频频看自
己那块破劳力士表，还将那双穿着
金利来皮鞋的脚伸出好远，生怕别
人看不见似的，这我都不在乎，关

键是你知道他什么样吗？”聂美娜
提起这个声调都高了四度，“那脸！
就跟从炼丹炉里被烧焦的猴子一
样！还动不动就跟我 sorry 、excuse
me ，就这模样的，居然……他居然
还没看上我！”

李佳楠听完之后也不知道自
己是不是应该笑。
“我跟这个男人见面之后就给

我妈打电话，我妈居然还说了我一
顿，说我挑三拣四将来剩到家里嫁
不出去，再找就只能嫁二婚的了，
佳楠，我有那么差吗？”
“按说你也挺漂亮的，家里还

有钱，你们公司就没有合适的吗？”
聂美娜立即摇头，“我们公司

都是老头子，没一个年轻的。”
“老的也行啊，他们不有儿子

吗……”
“那不是还没那么老吗，基本

上孩子还都大学没毕业！”
李佳楠这话里其实带着调侃，

可聂美娜什么调侃的话都听不出
来了，“佳楠……我，我饿了。”

李佳楠叹口气，“明明是我来
向你诉苦的，结果到你这儿来光听
你倾诉就算了，还得管你饭，我这
是招谁惹谁了？”

钱笑天跳楼的疑团，终于被
解开了。

钱笑天跳楼之前，正是黄丽神
不知鬼不觉中把手探进坐垫下面，
摁下开关。她的动作轻微，蒋干事
没有丝毫察觉。

那时，死亡音乐隐约在玻璃门
外响起来……听起来像有一种魔
力，让人产生一种飘飘欲仙的感
觉……钱笑天忽然感觉到幽幽的
音乐飘来。他又听到了那日夜缠
绕着他的死亡歌声。一直深藏在
他脑海中的另一扇门打开了，他仿
佛 看 见 叔 叔 从 六 楼 顶 飘 然 坠
落……钱笑天表情如痴如醉地朝
西头奔跑。他感觉自己在追着叔叔
的脚步，奔向楼沿……

就在这时，聂风感觉玻璃墙后
面好像又有人影在闪动。他向钱
小曼使个眼色。钱小曼会意。两人
迅速离开天台，沿着木扶手铜栏杆
旋梯下楼。

聂风发现安全门已被锁住了。
所有的电梯都没有显示。他好像预
感到什么，拽住钱小曼，往屋边上
的位置小跑过去。转到一个隐蔽的
角落，那里是他俩上来时用过的备

用电梯。金属按钮板上的小红灯亮
着。两人如释重负。

聂风按住下行键。数字显示电
梯从一楼往上移动。到了第二十八
楼，电梯金属门打开来。两人闪身
进去。电梯徐徐关上金属门，平稳
下降。钱小曼一脸的兴奋，有种逃
出敌营的感觉。

聂风瞅着她，两人会心地一
笑。但意想不到的是，电梯下行到
第二十楼时，突然震动了一下，哐
当一声巨响。

钱小曼吃惊地叫了一声，抓住
了聂风的手。聂风拉住她镇静地靠
着不锈钢金属壁，上下张望，没发
现异常。两人不敢吱声。

没想到，下行到第十八楼时，
电梯突然失控，急速下坠。一种强
烈的失重和恐惧的感觉攫住了两
人。聂风情急中对着钱小曼大喊：
“后背紧靠着电梯壁，膝盖弯曲！”

钱小曼照着做了，背脊紧靠着
金属壁，双膝微弯。聂风临危不乱
的反应，让她产生了一种安全感。
聂风又迅速摁下了每一层楼的按
键。这是聂风从电视节目里看到的
应急措施，这样做电梯有可能在某

一层停下来。
电梯再下坠了三层，骤然停

止。猛地一震，两人被摔在地板上，
幸亏都没有受伤。哪知还没有回过
神来，电梯又再次猛然下坠，仿佛
掉进了无底的深渊。聂风猛摁黄色
报警按钮，没有反应。电梯仍然不
停地下坠、下坠、下坠。

在一阵阵剧烈的震动中，聂风
揽住全身发抖的钱小曼，后背紧紧
贴在电梯金属壁上。电梯坠落到第
七楼时，突然停了下来。

聂风掏出腰际的手机，想要求
助，但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他急中生智，踮起脚尖，扒开
了厢顶上的圆孔金属隔板。但上面
的不锈钢顶板是用螺钉固定的，打
不开。聂风把手机伸出隔板，仍然
没有信号。

聂风意识到了一个可怕的事
实：两人被困在了一个密闭的金
属箱体里！

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袭来。聂风
踹起了电梯门求救。

哐、哐、哐的声响向四周震荡。
可是没有任何反应。那是一种“叫
天天不应”的感觉。他心急如焚，大

汗淋漓。
过了一阵，钱小曼开始感觉

呼吸困难。由于又惊又怕，她哭
了起来。

聂风脱下外衣，披在钱小曼身
上。他发现她浑身在哆嗦，后悔不
该带她一起来窥探这座白色巨塔
的隐秘……

再拼命摁黄色报警按钮，还是
没有反应。

他抬起脚，再踹电梯门，渐渐
感到吃力。哐、哐的声响单调地重
复着，间隔越来越长。这座采用智
能化操作的现代化大楼，竟然会出
如此恶劣的电梯事故？……聂风突
然明白自己掉进了陷阱。

他渐渐觉得呼吸气紧，有些头
晕。这是明显缺氧的症状。钱小曼
紧靠着聂风的胸膛，簌簌发抖，像
一只摔下悬崖的小鹿。

聂风感觉到死神正一步步逼
近。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死亡
的恐惧……

死并不可怕，但他太不甘心。
一个工商管理学院学生在七

楼听到了踹电梯门的声音。
大厦里所有的电梯都停电，

这个学生是从安全楼梯登上七楼
的。偶然间他听见了像是有人踹
电梯门，声音断断续续。他拍打
金属电梯门，没有回应。

现 在 怎 么 感 觉 你 这 么 庸 俗 呢

被 困 在 密 闭 的 金 属 箱 体 里

“若个书生万户侯”（五字学校用语） 李功平 昨日谜面 “漫天风雪” 谜底 刮大白

《李鸿章发迹史》

◆出版社：上海锦绣文章出
版社 ◆作者：汪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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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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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 40 年，遭遇创纪录
的 800 多次弹劾，面对无数
或明或暗的对手，一次又一
次的政治风暴，李鸿章总能
从容地走到最安全的地方，
一直被弹劾，谁也扳不倒；在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
上一坐 25 年，权倾天下。本
书全面揭开李鸿章 40 年稳
如泰山的宦海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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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婚勿扰》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作者：琉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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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非婚勿扰》关注的
是谈不起恋爱的 80 后，讲述
了一对步入社会的 80 后恋
人，面对着失业、失恋、啃老
一系列压力，不得不在爱情
和面包之中作出艰难选择的
故事。

揭露了中国学术腐败

《白色巨塔》

◆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松 鹰

小说以中国西部一所高
校 K 大为背景，名记者聂风
再次登场和警方联手，通过
调查经济学院青年教授钱笑
天离奇坠楼自杀事件，层层
剥笋，最终揭开了隐藏在博
世楼这座白色巨塔内的黑
洞。故事曲折，悬念迭起，案
中有案，其透视社会和人性
的深度更加令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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